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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藝
蝶影
小 蝶

我
在
一
名
我
曾
教
授
她
戲
劇
課
的
大
學
生

的
臉
書
上
看
到
她
這
樣
寫
着
：﹁
之
前
一
位

教
授
叫
我
們
趁
着
還
可
以
以
半
價
學
生
票
看

表
演
藝
術
演
出
時
盡
量
多
進
劇
場
觀
看
。
她

說
得
真
對
，
我
只
用
了
半
價
便
可
看
到
什
麼

什
麼
演
出
，
簡
直
是
賺
了
錢
哩
！﹂

我
閱
畢
這
段
文
字
後
，
不
禁
開
心
地
笑
起
來
，

因
為
我
知
道
她
所
指
的
教
授
正
是
我
。
那
句
話
正
是

我
當
天
在
上
課
時
跟
他
們
全
班
學
生
說
的
。

我
開
心
有
很
多
原
因
。
第
一
，
我
上
課
時
說
的

話
是
有
學
生
牢
記
於
心
的
；
第
二
，
她
不
是
貿
然

地
完
全
相
信
我
的
話
，
而
是
經
過
自
己
驗
證
之
後

才
確
定
我
的
話
是
對
的
；
第
三
，
我
教
授
戲
劇
的

目
的
就
是
希
望
能
在
大
學
生
身
上
撒
下
種
子
，
待

時
機
成
熟
時
他
們
懂
得
自
行
耕
耘
。
這
位
女
學
生

的
說
話
顯
示
我
的
努
力
已
有
收
穫
；
第
四
，
我
自

我
感
覺
良
好
地
想
：﹁
嘿
嘿
，
我
為
表
演
藝
術
界
培
養
了
新

觀
眾
哩
！﹂

其
實
我
當
時
還
有
數
句
話
她
沒
有
寫
出
來
。
我
說
：﹁
若

你
們
今
天
不
好
好
地
把
握
學
生
的
身
份
，
以
半
價
價
錢
看
表

演
藝
術
，
過
了
這
四
年
大
學
之
後
，
你
們
便
要
等
待
至
六
十

歲
才
可
以
再
享
半
價
優
惠
了
。﹂
他
們
當
時
都
瞪
着
眼
︱
︱

對
雙
十
年
華
的
年
輕
人
來
說
，
六
十
歲
是
多
麼
遙
遠
的
歲
數

啊
！不

過
，
近
年
自
己
身
邊
真
的
有
不
少
親
友﹁
登
陸﹂
︵
踏

入
花
甲
之
年
︶
，
我
覺
得
他
們
應
該
好
好
地
享
受
半
價
優

惠
。
他
們
在
過
往
的
日
子
中
，
因
為
工
作
、
家
庭
或
種
種
原

因
，
即
使
喜
歡
表
演
藝
術
，
亦
甚
少
踏
足
劇
院
或
演
奏
廳
，

有
的
甚
至
可
能
對
表
演
藝
術
一
無
所
知
。
現
時
到
了
退
休
之

齡
，
在
享
受
空
閒
下
來
的
時
間
之
際
，
實
在
應
該
為
自
己
的

靈
魂
重
新
注
入
藝
術
食
糧
。
我
很
贊
成
讓
六
十
歲
以
上
的
市

民
享
有
半
價
優
惠
，
他
們
為
社
會
貢
獻
了
數
十
載
的
努
力
，

政
府
或
表
演
團
體
很
應
該
給
予
他
們
優
惠
以
示
謝
意
。

我
認
識
一
對
洋
化
的
夫
婦
，
很
愛
看
西
洋
表
演
藝
術
，
丈

夫
尤
其
愛
好
西
方
音
樂
和
舞
蹈
表
演
。
當
男
的
到
了
六
十
歲

後
，
經
常
購
買
半
價
票
，
並
偕
同
比
他
年
輕
十
載
的
妻
子
一

起
欣
賞
各
種
表
演
。
每
次
提
到
以
半
價
便
可
欣
賞
來
自
外
地

的
國
際
級
表
演
時
，
他
便
沾
沾
自
喜
，
因
為
少
付
了
錢
就
等

於
賺
了
。
可
惜
數
年
前
他
患
上
急
病
離
世
，
只
享
受
了
四
年

半
價
長
者
優
惠
。
其
妻
子
以
後
看
表
演
時
，
總
要
花
時
間
約

朋
友
相
伴
。
一
次
，
她
約
我
看
演
出
，
不
斷
提
着
他
的
丈
夫

以
前
跟
她
在
文
化
中
心
、
大
會
堂
出
入
的
種
種
，
令
我
不
知

如
何
應
對
。
看
來
不
單
做
學
生
的
要
趕
快
趁
着
仍
持
有
學
生

證
時
多
看
演
出
，﹁
登
陸﹂
的
人
也
要
與
時
間
競
賽
了
。

半價優惠

哈
維
和
小
波
這
一
雙
設
計
師
夫
婦
終
於
成
立
展

覽
室
了
，
黃
永
玉
為
其
命
名
，
哈
維
的
維
，
小
波

的
波
，﹁
維
波
樓﹂
，
他
用
湖
南
話
說
，
就
是

﹁
微
波
爐﹂
。
展
室
開
幕
，
他
親
手
畫
了
一
張
自

畫
像
，
舉
着
一
大
把
花
，
為
他
們
慶
祝
。
我
也
應

邀
參
加
，
不
僅
有
幸
成
為
展
室
的
第
一
批
觀
賞

客
，
更﹁
有
幸﹂
見
過
展
室
的
前
身
。

廣
州
天
河
區
一
個
不
起
眼
的
地
方
，
非
街
非
巷
，
亂

停
着
數
輛
車
，
兩
家
不
起
眼
的
茶
餐
廳
粉
麵
檔
，
沿
着

缺
磚
少
瓦
坑
窪
不
平
的
路
，
有
一
棟
沒
有
光
的
小
樓
，

已
看
不
出
外
表
的
顏
色
形
狀
，
窗
戶
全
被
鐵
欄
杆
封
死

了
。
上
到
四
層
，
一
間
沒
人
租
的
辦
公
樓
，
破
門
爛

窗
，
又
黑
又
暗
又
低
，
堆
着
垃
圾
死
氣
沉
沉
。
四
個
月

後
，
我
再
來
到
這
裡
，
被
眼
前
的
美
輪
美
奐
震
撼
到
說

不
出
話
。
寬
敞
、
明
亮
、
優
雅
、
精
緻
、
貴
氣
，
像
一

個
豪
富
之
家
，
有
玄
關
，
有
前
廳
，
有
休
閒
處
，
正

廳
、
偏
廳
、
書
房
、
餐
枱
、
睡
房
，
竟
然
還
有
兒
童

區
…
…
小
波
設
計
的
盆
花
、
雕
塑
點
綴
其
間
，
有
畫
龍
點
睛
之

妙
。
西
洋
融
合
中
國
古
典
，
舒
適
中
蘊
藏
着
文
化
，
橫
看
成
形
側

成
景
，
遠
近
高
低
各
不
同
，
處
處
皆
美
，
讓
人
流
連
不
捨
。

哈
維
是
美
國
人
，
原
來
是
博
物
館
專
家
，
在
美
國
辦
過
四
家
博

物
館
，
他
說
國
家
博
物
館
沒
有
生
氣
，
私
人
博
物
館
是
富
翁
辦
的
，

為
免
去
後
人
的
巨
額
遺
產
稅
。
他
只
喜
歡
鮮
活
的
體
現
思
維
智
慧
的

博
物
館
，
來
到
中
國
，
他
愛
上
了
中
國
的
古
老
傢
具
，
和
太
太
小
波

幾
乎
走
遍
中
國
的
城
市
鄉
鎮
，
見
到
古
老
傢
具
一
律
收
藏
，
不
論
多

破
舊
，
不
論
要
多
少
錢
。
收
回
來
，
參
考
歷
史
文
字
記
載
，
照
原
樣

又
帶
創
造
性
的
修
舊
如
新
，
而
不
失
功
能
，
加
上
哈
維
美
式
藝
術
生

活
的
設
計
技
巧
，
創
造
出
奇
妙
的
理
想
家
居
，
這
間
展
室
中
呈
現
的

只
是
很
小
一
部
分
。

常
感
覺
我
做
的
這
一
行
和
設
計
師
有
共
同
之
處
，
平
地
起
高

樓
，
面
對
一
片
空
白
，
構
思
設
計
琢
磨
拼
貼
，
拆
卸
修
改
不
厭
其

煩
，
直
至
成
形
。
在﹁
維
波
樓﹂
裡
，
我
看
到
幕
啟
、
延
伸
、
懸

念
、
轉
折
、
高
潮
、
細
節
，
格
調
，
像
做
文
章
一
樣
起
承
轉
合
，

化
醜
陋
為
美
色
，
化
腐
朽
為
神
奇
。

感
動
之
餘
不
免
反
思
。
一
個
外
國
人
，
不
遠
萬
里
來
到
中

國
，
用
近
三
十
年
時
光
，
傾
其
所
有
，
將
他
積
累
了
五
十
年
的

西
方
設
計
美
學
，
用
來
保
留
發
揚
中
國
之
美
，
為
我
們
打
造
獨

特
的
美
世
界
。
同
是
藝
術
，
為
什
麼
我
們
某
些
人
，
總
是
愛
暴

露
自
己
的
醜
陋
？

﹁
維
波
樓﹂
就
像﹁
微
波
爐﹂
，
用
光
用
熱
，
用
電
磁
波
，
以

強
大
的
高
壓
產
生
連
續
的
波
動
，
熔
化
冷
凍
堅
冰
，
讓
人
們
感
動

震
驚
思
索
。
絡
繹
不
絕
前
來
觀
賞
的
人
們
不
停
照
相
，
希
望
真
能

將﹁
維
和
波﹂
的
這
番
深
意
，
這
腔
真
情
，
留
在
心
裡
，
流
傳
下

去
，
留
在
青
史
之
中
。

維波樓

在
電
話
騙
案
中
，
受
騙
上
當
的
，
並
不
一
定
是
老

人
。
許
多
年
輕
人
都
會
上
當
。

電
話
騙
徒
所
掌
握
的
，
是
普
通
人
都
會
有
保
護
自
己

利
益
的
心
理
反
應
。
他
們
打
來
的
電
話
，
可
能
僅
僅
掌

握
你
的
身
份
證
號
碼
，
然
後
言
之
鑿
鑿
，
說
他
們
是
公

安
人
員
，
正
在
調
查
一
件
重
大
的
走
私
案
件
或
偷
渡
文
物
出

境
、
洗
黑
錢
的
案
件
，
你
已
經
在
通
緝
名
單
之
中
。
接
着
，
通

知
你
進
入
一
個
網
頁
，
裡
面
有
關
於
你
被
通
緝
的
材
料
。
你
看

網
頁
，
果
然
如
此
。
他
又
再
打
電
話
給
你
，
說
很
可
能
是
搞
錯

了
，
也
很
可
能
同
名
同
姓
。
接
着
電
話
會
轉
到
一
個
高
級
警
官

那
裡
，
有
一
個
高
級
警
官
和
你
核
對
材
料
，
當
然
要
求
你
提
供

銀
行
戶
口
號
碼
、
密
碼
，
然
後
，
要
你
匯
款
多
少
萬
元
，
作
為

案
件
的
保
證
金
，
將
來
如
果
查
明
你
是
無
辜
的
，
將
會
退
還
。

受
害
者
深
信
不
疑
，
就
會
上
當
。

另
一
種
情
況
，
就
是
自
稱
自
己
是
某
某
快
遞
公
司
的
職
員
，

他
們
已
經
兩
次
上
門
送
貨
，
但
是
家
裡
沒
有
人
，
這
是
第
三
次

最
後
的
通
知
了
。
若
果
不
回
應
，
你
的
貨
物
就
會
退
回
去
。
若

果
想
要
知
道
詳
情
，
請
按
電
話
的○

字
。
你
按
了
之
後
，
電
話

就
接
駁
到
了
深
圳
，
對
方
說
，﹁
我
是
深
圳
總
部
，
你
打
來
查

詢
什
麼
？﹂
你
就
會
說
：﹁
是
你
們
打
電
話
給
我
的
，
說
有
一

個
包
裹
，
準
備
送
上
門
。﹂
對
方
就
說
：﹁
你
什
麼
時
候
會
在

家
裡
？﹂﹁
你
快
遞
的
票
據
是
多
少
號
，
讓
我
替
你
查
一

下
。﹂
你
當
然
告
訴
他
：﹁
我
哪
裡
有
號
碼
？
是
人
家
郵
寄
東

西
給
我
。﹂
他
又
說
：﹁
發
貨
的
一
方
，
應
該
有
電
話
聯
絡

你
，
告
訴
你
收
取
的
號
碼
。
不
過
不
要
緊
，
你
說
出
你
的
身
份

證
號
碼
，
說
出
你
的
地
址
，
也
可
以
了
。﹂
結
果
，
你
就
如
實

告
訴
了
他
，
對
方
查
了
一
會
，
就
說
：﹁
這
是
一
件
很
貴
重
的

歷
史
文
物
，
已
經
被
海
關
扣
住
了
。
我
把
你
的
情
況
告
訴
公
安
局
，
你
和

公
安
局
直
接
交
涉
。
請
你
不
要
收
線
。﹂
電
話
於
是
轉
駁
到
另
一
個
人
聽

電
話
，
對
方
自
稱
是
高
級
警
官
，
說
你
已
經
捲
入
了
走
私
文
物
案
件
之

中
，
所
以
，
要
進
行
調
查
。
對
方
查
問
了
很
多
東
西
。
最
後
，
說
可
以
幫

助
你
洗
脫
嫌
疑
，
又
說
這
件
文
物
可
以
放
行
，
最
後
又
是
要
繳
交
保
證

金
。匪

徒
所
掌
握
的
，
無
非
是
你
的
心
理
：
你
不
想
被
人
冤
枉
，
你
想
證
明

你
自
己
清
白
，
你
突
然
覺
得
有
貴
重
物
品
送
上
門
，
有
一
個
想
知
道
究
竟

是
什
麼
東
西
的
心
理
。
當
你
陷
入
了
這
種
思
維
的
時
候
，
你
就
有
八
成
會

上
當
。

遇
到
這
樣
的
電
話
，
最
好
的
辦
法
就
是
這
樣
回
答
他
：﹁
對
不
起
，
現

在
我
這
邊
的
聲
音
不
太
好
，
聽
不
清
楚
你
說
的
話
，
有
沙
沙
聲
，
你
能
否

把
你
的
電
話
號
碼
告
訴
我
，
我
換
一
個
電
話
打
給
你
。﹂
如
果
對
方
是
大

騙
子
，
他
已
經
發
覺
你
可
能
報
警
，
他
會
馬
上
收
線
。
或
者
匆
匆
留
下
一

個
假
的
電
話
號
碼
，
永
遠
再
不
找
你
。

電話騙徒怎樣掌握心理？ 古今
談
范 舉

工
作
繁
重
的
禮
哥
多
年
來
一
直
跟
我
說
：﹁
如
公
幹
數
天
，

飛
不
超
過
三
小
時
地
段
，
請
約
我
同
行
，
遊
玩
散
心
…
…﹂

家
業
不
比
一
般
工
作
，
甘
老
伯
將
大
半
生
心
血
交
到
下
一

代
，
幾
兄
弟
盡
心
盡
力
把
持
不
同
部
門
，
都
不
得
幾
刻
空
閒
，

他
那
時
乾
說
說
而
已
，
哪
得
易
行
？
始
終
未
曾
同
遊
。

糾
纏
數
年
煩
心
事
告
一
段
落
，
當
然
辛
苦
，
他
身
旁
我
們
不
過
幾
個

好
友
也
替
他
辛
苦
，
知
他
者
三
弟
已
離
世
，
妹
妹
遠
在
美
國
，
從
來
出

演
低
調
幕
後
人
朋
友
不
多
，
知
他
、
支
撐
他
的
朋
友
背
後
默
默
，
如
孤

軍
作
戰
，
風
雨
中
獨
行
，
少
半
克
硬
淨
恁
誰
都
必
然
倒
下
！

期
望
事
過
境
遷
，
鏞
記
第
三
代
上
場
，
禮
哥
終
於
逐
步
解
甲
，
小

事
情
由
着
子
女
操
作
，
大
事
情
還
是
半
刻
離
不
得
身
。
例
如
經
歷
半

年
巨
型
大
裝
修
，
忍
痛
生
意
減
慢
，
將
積
累
數
十
年
未
騰
出
空
徹
底

改
善
的
內
部
規
格
一
次
過
處
理
，
日
前
推
出
人
見
人
愛
亮
麗
懷
舊
新

貌
，
與
會
者
無
不
稱
讚
。
自
去
年
中
旬
，
禮
哥
終
於
履
行
他
對
自
己

放
鬆
身
心
與
友
同
遊
的
諾
言
，
跟
我
們
一
夥
壯
年
小
友
們
出
門
，
第

一
站
：
馬
來
西
亞
檳
城
。

前
往
檳
城
是
筆
者
的
決
定
，
自
從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末
去
過
，
見

證
最
後
一
抹
優
雅
南
洋
風
，
自
此
鍾
情
，
不
斷
前
往
。
︵
檳
城
近
年

被
遊
客
發
現
，
已
大
軍
壓
境
，
只
望
它
切
莫
過
分
大
變
！
︶

去
年
六
月
末
七
月
初
，
榴
槤
當
造
，
享
受
蕉
風
椰
雨
咖
啡
粿
條
喇

沙
，
我
們
也
直
踩
榴
槤
山
，
逐
個
逐
個
品
種
享
受
，
就
是
香
港
人
追

捧
之
貓
山
王
只
算
中
上
資
質
而
已
。
乘
早
機
，
起
程
當
天
我
們
互
通
電
話
，
只

怕
有
人
賴
床
，
緊
張
兮
兮
非
常
搞
笑
，
猶
如
小
學
生
時
代
學
校
旅
行
，
既
興
奮

又
刺
激
，
非
常
過
癮
。
此
後
這
六
人
團
自
稱﹁
小
學
雞﹂
，
禮
哥
擔
任
長
老
，

之
後
又
去
越
南
河
內
，
緬
甸
仰
光
，
內
地
短
線
等
等
。

一
眾﹁
小
學
雞﹂
遊
蹤
，
禮
哥
至
欣
慰
莫
若
六
月
初
潮
汕
遊
，
先
探
班
無
綫

電
視
飲
食
王
牌
節
目
︽
吾
淑
吾
食
︾
攝
製
中
的
主
角G

igi

姐
黃
淑
儀
並
客
串
的

筆
者
，
再
饞
嘴
為
食
跑
澄
海
、
潮
州
、
普
寧
幾
個
城
鄉
，
除﹁
小
學
雞﹂
成

員
，
更
加
入
好
幾
位
資
深
媒
體
朋
友
。
此
外
，
至
重
要
團
員
：
甘
老
太
，
禮
哥

母
親
。

去
年
年
底
，
甘
老
太
經
歷
事
故
終
分
清
好
醜
，
禮
哥
母
子
冰
釋
前
嫌
，
重
新

舐
犢
情
深
，
眾
友
慶
幸

不
已
。
禮
哥
帶
同
情
緒

鬱
結
數
年
的
母
親
同

行
，
甘
老
太
如﹁
小
學

雞﹂
般
事
事
產
生
興

趣
，
樣
樣
食
物
都
要
求

嘗
試
，
來
回
各
數
小
時

旅
程
嚷
着
不
肯
小
睡
，

沿
途
滿
臉
笑
意
望
大
好

河
山
風
景
，
好
一
段
圓

滿﹁
小
學
雞﹂
旅
程
！

禮哥，「小學雞」長老 此山
中

鄧達智

兒
子
的
暑
假
已
近
尾
聲
，
看
着

他
暑
假
期
間
，
除
了
和
同
學
去
打

打
羽
毛
球
之
外
，
在
家
的
時
間
，

多
數
都
對
着
電
腦
。
想
到
他
從
未

看
過
粵
劇
，
剛
好
遇
上
福
陞
粵
劇

團
廿
七
周
年
，
在
文
化
中
心
一
連
幾
天
推

出
不
同
戲
目
的
粵
劇
，
便
選
了
兩
齣
認
為

會
吸
引
他
的
戲
帶
他
去
看
。
事
前
對
他

說
，
如
果
覺
得
悶
，
可
以
看
到
中
場
休
息

時
先
行
離
去
，
也
可
以
在
裡
面
打
瞌
睡
。

選
的
戲
目
，
一
齣
是
︽
穆
桂
英
大
破
洪

州
︾
，
因
為
有
武
打
場
合
，
比
較
容
易
吸

引
。
另
一
齣
是
︽
英
雄
叛
國
︾
，
這
是
改

編
自
莎
士
比
亞
的
︽
馬
克
白
︾
，
我
的
思

考
是
，
以
後
他
升
讀
大
學
時
，
總
會
有
機

會
接
觸
莎
士
比
亞
的
戲
劇
的
。

結
果
，
他
既
沒
有
看
到
中
場
時
說
回

去
，
也
沒
有
在
劇
院
裡
打
瞌
睡
，
反
而
跟

着
大
家
對
戲
中
人
精
彩
的
表
演
鼓
掌
。
而

且
在
第
二
天
演
畢
時
，
更
要
留
下
和
大
家

一
起
猛
力
鼓
掌
看
謝
幕
。

我
不
知
道
他
到
底
看
懂
或
聽
懂
了
多
少
，
因
為
唱

詞
可
以
說
是
典
雅
的
古
文
，
所
以
我
一
開
始
就
對
他

說
要
看
中
英
對
照
的
字
幕
。
我
更
對
他
說
，
兩
齣
戲

裡
三
個
主
要
演
員
：
羅
家
英
、
汪
明
荃
和
尤
聲
普
，

加
起
來
的
年
齡
，
超
過
二
百
歲
，
所
以
他
看
到
的
合

作
表
演
，
可
能
是
絕
響
。
而
且
我
還
對
他
說
，
︽
英

雄
叛
國
︾
的
改
編
，
是
常
常
出
現
在
周
星
馳
的
喜
劇

裡
的
諧
星
羅
家
英
，
希
望
透
過
他
對
周
星
馳
電
影
的

喜
愛
，
好
好
看
看
羅
家
英
在
粵
劇
上
的
表
現
。

而
事
實
上
，
羅
家
英
在
劇
中
有
幾
句
爆
笑
的
對

白
，
惹
得
大
家
都
笑
了
。
更
且
他
演
出
得
賣
力
，
可

以
看
到
他
真
的
是
有
點
豁
出
去
了
。
比
如
他
在
大
破

洪
州
的
打
鬥
中
翻
了
一
個
觔
斗
，
在
叛
國
後
的
失
敗

中
，
面
臨
復
仇
者
圍
城
而
眾
叛
親
離
時
，
從
城
牆
上

一
個
翻
身
摔
下
來
，
可
說
是
賣
老
命
的
演
出
，
真
的

可
能
是
絕
響
了
。

帶
兒
子
去
看
粵
劇
的
原
因
，
自
然
是
希
望
年
輕
人

能
夠
培
養
出
看
大
戲
的
興
趣
，
讓
粵
劇
這
門
屬
於
廣

東
的
藝
術
，
得
以
發
揚
和
傳
承
下
去
。

但
願
有
更
多
年
輕
人
多
看
藝
術
表
演
，
少
點
街

頭
投
訴
。

帶兒子看粵劇

雙城
記

何冀平

隨想
國

興 國

當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父親正在看八點檔的
一部抗戰題材的電視劇，劇中有沒有「褲襠裡掏
出手榴彈」的場景，我不知道；我聽到一句鏗鏘
有力的台詞：「真正的中國人是有脊樑骨的！」
「中國人」、「脊樑」，這兩個詞，很容易引發
國人的情感共鳴，熱血沸騰。
「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就有拚
命硬幹的人，就有為民請命的人，就有捨身求法
的人。他們是中國的脊樑。」說到「脊樑」，我
會立馬想起魯迅先生的這句名言。今年是紀念抗
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反映抗戰題材的影視作
品，圍繞開展的相關活動，層出不窮，連我們小
區裡的大爺大媽也忙着準備參加紅歌比賽。在今
天，緬懷先烈，追憶過往，到底有什麼意義？我
常常想，那些稚嫩的孩子，佩戴着紅領巾，向他
們說起當年炮火硝煙中英勇殺敵的故事，他們能
夠懂得多少？鋪天蓋地的愛國字眼，在他們幼小
的心靈中能夠砸出多少漣漪？
爺爺在世的時候，經常說：「你們沒有經歷過
那個年代，體會不到……」他不再往下說。體會
不到戰死沙場的光榮，還是體會不到革命年代的
犧牲精神？我暗自想道。是的，今天，我們仍舊
需要抗戰的精神，這種精神體現在哪裡？如果不
能夠深入理解，就容易淪為形式主義，對歷史造
成褻瀆。
作為八十後，我對抗戰所經歷的苦難與輝煌難
以感同身受，但是，重溫老舍先生的《四世同
堂》後，我收穫到一種精神力量，看到什麼是氣
節，什麼是尊嚴，那種正義的價值觀根植在我的

心底，靈魂得到淨化與升華。老捨先生沒有直接
展示抗日戰爭的宏大場面，而是以北京小羊圈胡
同為切入點，再現了淪陷區一群底層勞動者的命
運起伏，以祁家四代人的生活為主線，通過對人
物的形象描繪，凸顯民族存亡之際，真善美與假
惡醜的劇烈鬥爭。小說中的瑞宣與瑞豐夫婦形成
鮮明的對比。瑞宣對弟弟說過：「聽我的話，帶
着弟妹逃走，做一個清清白白的人！」弟弟聽不
進去。
面對嚴峻的抗戰局勢，瑞宣很想像老三那樣逃

走，奔赴前線，然而，他又不能撇下一家老小，
內心糾結萬分：「沒有四世同堂的鎖鐐，他必會
把他的那一點點血灑在最偉大的時代中，夠多麼
體面呢？可是，人事不是想像的產物；骨肉之情
是最無情的鎖鏈，把大家緊緊的穿在同一的命運
上。」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上前線殺敵，後方的精神支

持也是無比重要。冠曉荷與大赤包討好日本人，
瑞豐兩口子膽小怕事，貪圖享樂，沒有國難當頭
的大局與擔當，在瑞宣眼中，他們活得沒有骨
氣。反而是錢詩人、李四爺、拉洋車的小崔、剃
頭匠孫七、馬老太太、踩高蹺的劉師傅等，讓他
很是佩服。
何為堅韌？祁老爺不過八十大壽，只想着用

破缸頂着自家大門，面對手槍挺起了瘦弱的脊
樑。何為勇敢？李四爺為鄰居們做了數不清的
好事，日本兵抽了他兩嘴巴，他舉起拳頭，壯
烈犧牲。何為尊嚴？天祐被戴上「奸商」的牌
子遊街，「他挨了打，他什麼也不是了，而是

那麼立着的一塊肉」，他跳河自盡，為了保全
人格。何為真情？小崔被砍頭，孫七去送葬，
說道：「小崔是咱們的朋友，動心！」何為立
場？孫七被拉去消毒活埋，他不願與漢奸冠曉
荷為伍，使出全身力氣親手把他埋在土裡，然
後自己跳進坑裡，一聲不吭。何為清白？農民
常二爺進城買藥，因為拿着法幣被日本人在城
門洞罰跪，回家後絕食而亡，臨終遺言只有兩
個字：「報仇。」何為堅守？錢夫人病逝前，
將錢詩人的鎮宅之寶兩張畫作，放進了兒子的
棺材裡，其一片苦心令人動容。
有兩個細節令我記憶深刻。錢詩人的兒子遭遇

劫難，他也被捕入獄，一家人非常不幸。為了給
錢詩人治病，瑞宣當掉皮袍，寧可寒冬挨凍。他
覺得，對父母盡責多少有一點勉強，對錢詩人沒
有。這是超越個人，上升到民族高度的愛國情
感，也讓人看到人性的光芒。日本投降後，小妞
子餓死，祁老人抱着死去的妞妞找日本人算賬，
遇到了胡同1號的日本老太婆，復仇的心理爆
發，圍住了她，她溫順而坦然地低下了頭。此
時，瑞宣趕過來，一腳插到了爺爺和老太婆之
間，他把憤怒的爺爺安撫回家，然後，對街坊們
說，「她這個日本老太婆，是咱們的朋友。」簡
單的一句話，觸動了大家的仁愛之心，超越國
家，走向博愛，彰顯人道主義與國際情懷。
舒乙先生說過：「生命總是延續的，是進步，
是活在今天而關切着明後天的人類福利。」生命
的延續靠接班人，孩子的表現，更是叫人感動。
韻梅受了委屈，掉淚，小順兒故意躲開，「大人
的淚是不喜歡教小孩子看見的。媽媽的淚不是每
每落在廚房的爐子上嗎？」妞子臨死前，「她的
眼睛亮了起來，彷彿她要唱歌——要讚美生
活！」這就是希望，這就是光明：黑暗中的一抹
光亮，也是磷火。
今天，我們談論愛國，回顧抗戰，常常空洞而
膚淺。因為精神的空虛，底線的失守，信任的危

機，利益的爭奪，太多的喧囂淹沒了骨子裡的持
守，價值扭曲，失去了精神的重心。這不是幾個
人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所存在的一種病症。若
「愛國」只剩下了主義，這究竟是誰的悲哀？我
認為，紀念抗戰勝利七十周年，最好的紀念就是
國人的覺醒，培養敬畏，重塑道德，能夠擔當，
提高修養。
今天，誰是中國的脊樑？
先要擺正位置，懂得什麼是真正的愛國，才能

夠成長為國家的脊樑。我們太渴望成功，太急於
速成，這是最要命的問題；因此，不要急着成為
脊樑，或是高喊口號為國爭光，讓國足衝向世
界，或是搖旗吶喊為國請命，帶病工作鞠躬盡
瘁；而是，反思，覺醒，看到自己的不足，直面
自身的弱點，包括人性的弱點與個人的短板。
正如林語堂先生曾說過的：「我甚能坦白直陳

一切，因為我心目中的祖國，內省而不疚，無愧
於人。我堪能暴呈她的一切困惱紛擾，因為我未
嘗放棄我的希望。中國乃偉大過於他的微渺的國
家，無需乎他們的粉飾。」
主持人白巖松的觀點，我很是認同：「哪怕對
方只剩下一個優點，咱們也要把他拿過來再說。
雖然在行動上，是看日本，看美國，實質上，是
看中國，看我們未來的路。」
固然，日本侵略者的恐怖暴行不能忘記，但

是，在梳理與回顧的過程中，應保持理性，痛心
反思。
從「七七」事變爆發，到侵佔台灣、東北、熱
河、華北等地區，日軍肆虐吞噬，無視國際公
約，大開殺戒，燒殺掠奪，導致傷亡慘重。革命
軍忍痛割讓，為了保存實力，而日軍恰恰是抓住
了我們的軟肋，才會無比囂張。可見，持久抗
戰、堅定信念是多麼的重要。
在今天，牢記歷史，緬懷先烈，心存敬畏，懂
得感恩。這就是最好的繼承與弘揚，也是我們長
骨頭、補鈣質的過程。

誰是中國的脊樑？

百
家
廊

雪
櫻

她
真
是
一
個
奇
女
子
。
奇

不
在
身
世
，
而
是
一
份
對
愛

情
奇
特
的
堅
持
：
不
愛
便
不

為
所
動
，
愛
則
矢
志
不
渝
。

她
長
得
十
分
標
緻
，
也
常

常
雄
辯
滔
滔
，
身
心
都
發
出
一
股

強
大
的
吸
引
力
。
這
個
人
不
只
是

開
朗
活
潑
，
而
且
心
靈
有
個
非
常

寬
敞
的
空
間
；
但
有
些
暗
室
，
門

不
會
開
啟
，
容
不
下
她
誓
要
排
斥

的
假
意
虛
情
。

女
子
結
過
婚
，
配
偶
是
一
位
醫

生
，
很
愛
她
的
。
一
天
她
見
異
思

遷
了
，
愛
上
了
一
個
哲
學
教
授
，

上
他
的
課
時
愛
公
開
跟
他
辯
論
，
後
來
情
不

自
禁
。
她
要
跟
醫
生
離
婚
。
丈
夫
抱
頭
痛

哭
，
挽
救
婚
姻
無
效
，
割
脈
自
殺
了
。
救
護

車
到
來
，
醫
生
吊
掛
了
急
救
藥
品
，
躺
在
擔

架
上
，
雙
眼
含
着
淚
水
。
急
救
人
員
抬
着
他

在
她
面
前
走
過
，
她
無
動
於
衷
，
認
為
這
是

威
嚇
的
行
為
，
於
是
頭
也
不
回
地
離
家
，
從

此
夫
妻
緣
盡
，
再
沒
相
見
。

哲
學
教
授
也
跟
妻
子
離
婚
了
，
兩
個
人
隨

強
烈
的
磁
場
走
在
一
起
。
他
倒
能
令
她
安
靜

下
來
，
乖
乖
地
聆
聽
，
並
給
他
做
愛
吃
的
，

陪
他
到
處
遊
學
，
後
來
索
性
把
工
作
辭
掉
，

好
適
應
他
事
業
上
的
千
變
萬
化
。
常
說
跟
哲

學
家
在
一
起
太
艱
辛
了
，
他
脾
氣
大
肝
火

盛
，
常
常
在
人
前
人
後
對
她
狠
狠
批
評
。
她

還
要
應
付
痛
恨
她
的
反
叛
繼
子
，
那
年
輕
人

跟
父
親
性
情
一
模
一
樣
，
愛
跟
人
誓
不
兩

立
。
奇
女
子
變
成﹁
奇
貓﹂
了
，
在
嚴
詞
厲

色
的
哲
學
家
旁
邊
長
得
胖
嘟
嘟
的
，
只
是
昔

日
的
剛
烈
仍
未
熄
滅
，
轉
向
不
平
事
氾
濫
的

社
會
，
抱
以
銳
利
的
目
光
。

噩
耗
在
炎
熱
中
傳
來
，
她
患
上
惡
疾
，
僅

餘
三
個
星
期
的
性
命
，
現
住
在
前
夫
自
殺
後

送
進
的
醫
院
。
聽
說
奇
女
子
在
病
中
仍
是
堆

着
笑
容
，
在
她
所
深
愛
的
人
旁
邊
甜
絲
絲

的
，
同
時
保
有
一
副
笑
看
世
界
的
傲
骨
，
也

不
怕
死
亡
。
愛
這
回
事
才
最
奇
偉
，
怎
樣
說

好
？ 翠袖

乾坤
文潔華

奇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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